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猶大是甚麼派的？   
 

前事不忘之（四）猶大書 
 

引言、猶大書「其身不正」？    
 

當大家看到猶大透過《猶大書》嚴辭厲色地指責甚至咒罵混入教會敗壞基督信仰的「假師

傅」的同時，卻不能不正視《猶大書》本身會有某種「其身不正」的可能。這個「其身不

正」，仔細分開又可以從三方面講。 

 

第一，其名不順──關於《猶大書》的作者的「身份」（名義）和「權威性」，歷來就曾

惹來過好些「質疑」。他究竟是哪個「猶大」，已經有多種說法；不過他既說「你們要記

念我們主耶穌基督之使徒從前所說的話」（17），就肯定他本身一定不是「使徒」。既非

使徒，則他說話的權柄何來？馬可、路加等福音書的作者雖然都不是使徒，但是，他們卻

肯定與大名鼎鼎的，曾經得到主耶穌親自「欽點」的使徒彼得（在該撒利亞腓立比）和保

羅（在大馬色路上）有親密往來，他們的寫作於是就有肯定的權威來源，而且，他們本身

在《聖經》中也有份「粉墨登場」（例如提後 4:11 保羅一口氣提到他們：「獨有路加在我

這裏。你來的時候，要把馬可帶來，因為他在傳道的事上於我有益處。」）多少為當代信

徒所認識。但《猶大書》的作者這位猶大，卻並沒有甚麼廣為人知的事跡可以讓人確認其

身份與權威。若說他是「主的兄弟雅各的兄弟」，即使是這樣，但「認親認戚」就可以建

立權威麼？甚至，由於《猶大書》與《彼得後書》從內容到字眼上都非常相似── 

 

《彼得後書》 《猶大書》 
2:1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，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

傅，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，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認，

自取速速地滅亡。......3......他們的刑罰，自古以來並不

遲延；他們的滅亡也必速速來到。 

 
4 就是天使犯了罪，上帝也沒有寬容，曾把他們丟在地獄，

交在黑暗坑中，等候審判。......6又判定所多瑪、蛾摩拉，
將二城傾覆，焚燒成灰，作為後世不敬虔人的鑑戒； 

 

 
10那些隨肉身、縱污穢的情慾、輕慢主治之人的，更是如此。

他們膽大任性，毀謗在尊位的，也不知懼怕。11 就是天使，

雖然力量權能更大，還不用毀謗的話在主面前告他們。12 但

這些人好像沒有靈性，生來就是畜類，以備捉拿宰殺的。他

們毀謗所不曉得的事，正在敗壞人的時候，自己必遭遇敗壞。 

 
15 他們離棄正路，就走差了，隨從比珥之子巴蘭的路。巴蘭

就是那貪愛不義之工價的先知， 

 
17 這些人是無水的井，是狂風催逼的霧氣，有墨黑的幽暗為

他們存留。 

1:4因為有些人偷著進來，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罰的，是不虔誠

的，將我們上帝的恩變作放縱情慾的機會，並且不認獨一的

主宰──我們主耶穌基督。 

 

 
6 又有不守本位、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，主用鎖鍊把他們永

遠拘留在黑暗裏，等候大日的審判。7 又如所多瑪、蛾摩拉
和周圍城邑的人，也照他們一味地行淫，隨從逆性的情慾，

就受永火的刑罰，作為鑑戒。 

 
8 這些做夢的人也像他們污穢身體，輕慢主治的，毀謗在尊

位的。9 天使長米迦勒為摩西的屍首與魔鬼爭辯的時候，尚

且不敢用毀謗的話罪責他，只說：「主責備你吧！」。10 但

這些人毀謗他們所不知道的。他們本性所知道的事與那沒有

靈性的畜類一樣，在這事上竟敗壞了自己。 

 
11 他們有禍了！因為走了該隱的道路，又為利往巴蘭的錯謬

裏直奔，並在可拉的背叛中滅亡了。 

 
12這樣的人......13是海裏的狂浪，湧出自己可恥的沫子來；

是流蕩的星，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永遠存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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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是，就有人因為這許多「雷同」的存在，而更認為《猶大書》不過是《彼得後書》的抄

襲或簡化版本而已，本身並不是一封真正的書信。說得更嚴重些，就是究竟有沒有「猶大

寫《猶大書》」這回事也成疑問。總之，《猶大書》自己「其名不順」，身份與權威都成

疑問，又憑甚麼「名義」去指罵別人是「假師傅」呢？ 

 

第二，其言不遜──當猶大不斷指責那些「假師傅」好「譭謗」、「譏誚」、「私下議論」

和「說誇大的話」的同時，但大家看《猶大書》自己，猶大的言辭卻是非常凌厲，好些說

話更不留餘地，是很惡毒的咒詛，譬如罵那些人是「做夢的人」、是「畜類」，是「自古

被定受刑罰......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永遠存留」的，即是「他們是必死無疑只有等死落地獄

的份兒」，如此的「出言不遜」，會不會也是某種好「譭謗」、「譏誚」、「私下議論」

和「說誇大的話」的表現，最多只是五十步笑百步，甚至倒過來是一百步笑五十步呢？ 

 

第三，其身不正──最嚴重的，是《猶大書》引用了好幾個並非來自《聖經》（這裡指《舊

約聖經》）的例證，例如「天使為摩西的屍首與魔鬼爭辯」（9）並不見於聖經記載，而可

能是失傳了的偽經《摩西升天記》裡頭的片段，「亞當的七世孫以諾的說話」（14-15）也

不見於聖經，而是來自偽經《以諾書》的引文。另外，關於「不守本位的天使」（6）的事

跡，聖經雖有零星片段，但猶大更可能根據的「資料來源」還是《以諾書》。猶大把這些

例證當為「權威」來印證他所提出的教訓和教義，但是，這些例證卻是出自所謂「偽經」

的。「偽」雖然不一定有「作假」或「必錯」的意思，主要指的是這些書的作者都是「托

古人之名」而「創作」的，但是主流猶太教和基督教最後都不接受它們為《聖經》的一部

分，一定有其原因，至少是「權威性不足」。但是，猶大卻引用它們，這樣，會否也構成

某種誤信「假師傅」的嫌疑，結果是「門前拒狼而門後引虎」呢？如此「其身不正」又怎

能服人？甚至使人疑心猶大自己才是「假師傅」哩！ 

 

以上三點，每點孤立來看也許不太嚴重，但併起來一起看，更加之《猶大書》這樣嚴辭厲

色地指罵「假師傅」的這個核心主題，對照來看，就十分嚴重了，使得我們不得不正視當

中《猶大書》是否有某種「其身不正」的可疑之處。簡言之，當猶大指罵那些「假師傅」

並不是真正的教會和基督信仰的權威的時候，我們要問：猶大自己又憑甚麼「身份」和「權

威」這樣說呢？當他指罵那些「假師傅」沒有資格論斷「使徒」的時候，他又憑甚麼資格

去論斷這些人呢？當他一再教訓我們必要堅守使徒的說話──籠統說即是《新約聖經》的

時候，他為甚麼又要引用權威性不足的「偽經」自打嘴巴呢？ 

 

用個比方的講法，猶大一時之間好像是極端的「基要派」，要我們持守《聖經》真理一字

不苟，但一時之間又好像成了「自由派」，在使用《聖經》與「非聖經」的時候，卻是相

常的「自由隨便」──究竟猶大是甚麼「派」的呢？今天的信息，我就是想與大家一起搞

清楚針對《聖經》權威的這一層，「猶大究竟是甚麼派的」這個重大的問題，並進一步釐

清我們作為基督徒，堅守聖經真理究竟是怎麼「守」法的，好延續上一篇關於「保守」的

主題信息，亦作為本系列的一個總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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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志同則名順    
 

對於聖經的「成形」，我們或者會有兩個截然不同但同樣錯誤的觀念：第一個是以為聖經

是「天跌下來」的，一開始就已經很神奇、神聖地出現了的，然後大家就把它奉為絕對權

威和經典。第二個是以為聖經是經過「開大會」才能定形下來的，是各支派或各教會各派

代表商量討論，最後甚至可能用「一人一票」的方式定出最後的「出線名單」──即最後

哪些經卷可以「入選」為聖經，而「落選」的就成了次經、偽經甚至異端了。簡單說，前

者把聖經看得太「神化」，後者又把成聖經看得太「人化」，都是錯誤的。 

 

我說過許多次了，聖經是「情信」、是「家書」、是「遺囑」，是專屬於信徒群體的「內

部文獻」。事實上，聖經（舊約及新約）的「成形」都是與信徒群體（以色列人及基督教

會）的「成形」同步和互動地並進的，密不可分。 

 

先講講舊約。譬如《摩西五經》不是摩西一個人在西乃山上「打坐冥想」然後「開天眼得

啟示」而寫下來的，也不是他在西乃山的山洞裡意外尋得一本用「秘符」寫成的「西乃真

經」然後將它「繙繹」過來的。《摩西五經》主要寫的是以色列民族、國家和信仰「成形」

的歷史、規範和預言──亞伯拉罕被召是民族成形的開始、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是國體

成形的開始、西乃山領受誡命律法是信仰成形的開始──而摩西正正就是在這個「成形」

的過程中寫下《摩西五經》的。又譬如絕大部分《先知書》寫的都是以色列人亡國與復國

的歷史、教訓和預言，而先知們也是在這個亡國與復國的過程中寫下這些先知書的，而不

是在沙漠曠野裡「閉關創作」的。簡言之，舊約寫的是以色列人的「成形史」，而舊約本

身也是在以色列人的「成形」過程中被寫成的，即是說，它的寫作內容與寫作過程是互相

依存、互相印證的，都緊緊扣連於以色列民的「成形」。雖然最後可能會有一些「形式上

的會議」通過最後公認哪些舊約經卷為聖經，但事實上，這些經卷早已經在以色列人中流

傳了千百年，早已被「默認」為聖經了。總而言之，這些經卷之所以成為權威的真正原因

不是因為它們通得過「學術審查」或「科學鑑證」，而是因為它們是實實在在地「伴著以

色列人成長」的，與以色列人的命運生死相連，早已難解難分。 

 

新約聖經的「成形」過程也相類，不同的是它緊緊扣連於的信徒群體不是以色列人，而是

基督教會。我也說過了，新約聖經的每一卷書，幾乎都可視為「遺囑」，是主耶穌的僕人

留給他們的群羊的「遺訓」。他們寫聖經不是為了「做研究」或「著書立說」，他們全無

意於「成一家自言」，他們念念不忘的是保存、保守和傳揚他們直接從主耶穌基督或者間

接從使徒們承接過來的福音真理。他們的寫作都是針對著教會在「成形」過程中的實際和

迫切需要的，或為解明福音（如《四福音》和《羅馬書》）、或為對抗異端（括包大部分

的《書信》）、或為處理眾多教會內部的問題（如保羅的《教牧書信》）、或為應對外在

世界對教會的質疑與逼迫（如《啟示錄》寫到教會當如何在迫逼中持定盼望）、甚至本身

就是教會「成形」過程的實錄（如《使徒行傳》）。總之，所有新約書卷都是在教會「成

形」的過程中寫成的，而它們所寫的內容，也緊扣著教會「成形」中的各種關注。當然，

在一切關注之中的最大關注，就是堅守耶穌是基督，是上帝的獨生子這個終極信念，因為

基督教會之為基督教會，其基石就是在這個認信之上，寸步不能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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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舊約的情況一樣，雖然最後可能會有一些「形式上的會議」通過最後公認哪些新約經卷

為聖經，但事實上，這些經卷早已經在眾教會中間流傳了幾十以至數百了，早已經被「默

認」為聖經了。總而言之，這些經卷之所以成為權威的真正原因不是因為它們通得過「學

術審查」或「科學鑑證」，而是因為它們是實實在在地「伴著教會成長」的，與教會群體

的命運生死相連，早已難解難分。 

 

事實上，我們也絕對不能單靠「簽名」（如彼得、保羅）或「名銜」（如使徒、長老）來

決定某卷書是否權威或聖經，因為「簽名」可以偽冒──帖後 2:2 保羅就提過「冒名」的

問題：「我勸你們：無論有靈、有言語、有冒我名的書信，說主的日子現在到了，不要輕

易動心，也不要驚慌。」而「名銜」也可以虛掛──徒 1:17 彼得提到「加略人猶大」的時

候也這樣說過：「他本來列在我們數中，並且在使徒的職任上得了一分」，可惜這個「使

徒」猶大竟然背叛了基督，作出與他的使徒「職任」截然相反的惡事。 

 

至於壓倒性重要的權威根據，應該是那些文獻本身的具體內容與信仰立場對於教會的「成

形」──成形在耶穌基督裡，有沒有真正和重大的貢獻。關於教會應該怎樣「成形在耶穌

基督裡」，很想與大家簡單分享一段聖經： 

 
弗 4:1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：既然蒙召，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。2凡事謙虛、溫柔、忍耐，用

愛心互相寬容，3用和平彼此聯絡，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。4身體只有一個，聖靈只有一

個，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。5一主，一信，一洗，6一上帝，就是眾人的父，超乎眾人之上，

貫乎眾人之中，也住在眾人之內。7我們各人蒙恩，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。8所以經上說：

他升上高天的時候，擄掠了仇敵，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。（9既說升上，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嗎？10那

降下的，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。）11他所賜的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傳福音的，有牧師和

教師，12為要成全聖徒，各盡其職，建立基督的身體，13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，認識上

帝的兒子，得以長大成人，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，14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

術，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，飄來飄去，就隨從各樣的異端；15惟用愛心說誠實話，凡事長進，連於元

首基督，16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，百節各按各職，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體漸漸增長，

在愛中建立自己。 

 

這段經文，表面上看，有關於「肢體相交」的（凡事謙虛、溫柔、忍耐......），有關於「正

統教義」的（一主，一信，一洗、一上帝......），有關於「教會建制」的（有使徒，有先知，

有傳福音的......），不過，大家千萬不要把它們解到肢離破碎，東拉西扯，講成泛泛的倫理

教訓和僵死的教義規條，因為這一切都是有著活潑和同一的焦點和目的：正面上講，就是

「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，認識上帝的兒子，得以長大成人，滿有基督長成的

身量」，負面上講，就是「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，被一切異

教之風搖動，飄來飄去，就隨從各樣的異端」。這就叫做「成形在耶穌基督裡」。總而言

之，任何稱得上為聖經的經典，都必需符合這個最起碼的基準，能夠幫助教會正確地「成

形」，或倒過來守護教會免於被異端邪說「扭曲變形」。 

 

彼得、約翰和保羅等使徒之所以「大名鼎鼎」，不是因為他們「跟過主」或「輩份高」或

「上過三層天」，而是因為他們的教訓和行事在幫助教會「成形」或防止教會「變形」上

面，的而且確有功不可沒甚至無可取代的偉大貢獻。將使徒們的作品「看高一線」定性為

聖經作為我們信仰上的最高指引，絕對是實至名歸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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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《猶大書》的作者猶大，雖然他不是使徒，也沒有那麼「大名鼎鼎」（連乃兄雅各都

遠遠不如），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看出，猶大是使徒們的「同志」──他極力地維護「使

徒」們的教訓的權威，反擊一切毀謗使徒教訓的「假師傅」。不過，他為的卻不是使徒這

些「人」本身，而是為著堅守一眾使徒們同樣極力地傳誦的福音真理──「耶穌是基督，

是永生上帝的兒子，是我們獨一的主」的這個絕對真理，並為此而喊得聲嘶力竭、不遺餘

力。再說到《猶大書》與《彼得後書》有許多「雷同」的問題。他們彼此之間既然是「同

志」，則「雷同」其實是天經地義，理所當然的，比起那些專喜歡「標新立異」的「假師

傅」，這反而更能使我們肯定猶大的確有間接的「使徒權柄」。 

 

總而言之，志同則名順。猶大雖然沒有狹義的「使徒」的名銜，但是，他在維護使徒的教

訓和權威上卻不遺餘力，也立下了很好的榜樣，用所謂「團隊」的觀念來看，實在可視之

為「使徒的一部分」或「廣義的使徒」，對早期教會「成形」的貢獻也是功不可沒的。 

 

二、道合則身正    
 

關於猶大引用聖經以外（例如「偽經」）似乎「權威性不足」的資料作為引證的做法，我

請大家先不要「神經過敏」。關於這類對「權威」的看法的「神經過敏」的表現，福音書

裡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： 

 
可 9:38

約翰對耶穌說：「夫子，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趕鬼，我們就禁止他，因為

他不跟從我們。」
39
耶穌說：「不要禁止他；因為沒有人奉我名行異能，反倒輕易

毀謗我。
40
不敵擋我們的，就是幫助我們的。」 

 

使徒約翰當然不至於狂妄到因為那個人「不跟從我們（門徒）」就「禁止」他，而是「推

論」認為那個人既不像使徒們那樣「直接」跟從主，就「權威性不足」了。主耶穌的回答

卻提醒他，也提醒我們：重要的不是那人個是否「像使徒那樣直接跟從主」，而是他是不

是真的「奉主（我）的名」而行的。 

 

在定性、判別聖經及非聖經的權威性時，我們也可以用與這段經文類似的原則。彼得、約

翰、保羅等的「使徒權柄」自然極為重要，也是判別聖經真偽的重要基準。不過，那不是

必需和最深層的判準。必需和最深層的判準，是實實在在地「奉主的名」或倒過來說「歸

榮耀與基督──我們獨一的主」。即是，某些經典文獻雖最終不獲教會接受為聖經，正如

主耶穌在世上的時候也不是人人像使徒般「直接跟從主」的，但不意味「間接跟從」的就

毫無合法權柄以至必須被「禁止」說話。主說「不敵擋我們的，就是幫助我們的」，我們

大可以放膽和靈活一些，就是但凡最終能夠「榮耀基督」的文獻或其中的部分片段，我們

都可以適量地加以運用。 

 

事實上，猶大雖然引用這些「經外文獻」，但他真正要維護和肯定的，肯定不是這些「經

外文獻」的權威性，想拿它們出來與聖經等量齊觀。猶大一心堅守的，第一層是「使徒教

訓的權威性」，第二層是「耶穌基督的福音真理的絕對性」，他對「偽經」的運用，絕對

沒有超出這個目標和這條限線。總之，猶大是經高度選擇才採用這些「經外文獻」的，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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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亂套用異教文獻，混亂聖經真理與異教邪說，然後說到萬教同源殊途同歸的做法，毫不

沾邊。如果你是「正常」地讀《猶大書》的話，它會引導你認真用心去讀「我們主耶穌基

督之使徒從前所說的話（新約聖經）」，去「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」以至去「為從前

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地爭辯」，而不是去胡思亂想，去天天查考「偽經」，去考究摩

西的屍首最後的下落怎樣，天使米迦勒的樣子是怎樣的，不守本位的天使怎樣離開自己的

住處......若你讀經讀成這個樣子的話，那是你自己「不正常」，與猶大無關。 

 

猶大本人一心堅守和勉勵信徒堅守的是「主道」，他極力維護的眾使徒所傳誦的也是這個

「主道」，而他引用部分的偽經要以之來引證的還是這個「主道」，簡單說，就此而論，

這三者都是「道相同」的。猶大雖然引用了「經外文獻」，但光明磊落，正大光明，沒有

半點偏離「正」道的意圖或結果，這就是道同則身正──其道若同，其身則正，倒不必擺

出個「懶正統」到好像「異端裁判官」那樣的嚇人模樣。 

 

三、情真則言遜    
 

至於猶大的「出言不遜」，罵人罵得太狠太毒，其實三言兩語就可以解釋得了。稍有常識

的人都知道，許多本來十分溫馴的動物，一旦懷孕或意識到要保護牠們的胎兒或雛小，都

會忽然變得非常「兇暴」。你是牧人，要保護你的小羊，你可以對侵入的狼客氣嗎？講禮

貌嗎？斯斯文文嗎？說句心底話，我很討厭今天「主流教會」裡的那種「斯文」──事實

上是充滿「英式貴族主義」和「美式中產主義」的惡俗與銅臭。若按照那種「英式貴族主

義」和「美式中產主義」的標準，聖經裡其實沒有幾個「斯文人」，連主耶穌、摩西、施

洗約翰、保羅等等都不是，他們都是「言語粗鄙」、「行為粗魯」的人──拿那些衣冠楚

楚出口成文的「祭司文士」與他們一比，就清楚清楚了。 

 

事實卻是，你如果對主耶穌動情，你能忍受「假師傅」對主的低貶踐踏嗎？你如果對小羊

動心，你能忍受小羊被那些人蒙騙欺哄嗎？你豈不也要開口破口大罵嗎？情真則言遜──

其情既真，其言則遜。真謙卑（謙遜）不是偽善矯飾、陰聲細氣的客客氣氣，而是真情真

義地實話直說。 

 

總結上面三點，我們可以看到《猶大書》與「使徒同志」、與「基督道合」、對「小羊情

真」，而志同則名順、道合則身正、情真則言遜，所以《猶大書》是完全符合作為聖經的

標準，實至名歸的。反之，那些「假師傅」又怎樣呢？他們與「使徒異志」、與「基督異

路」、對「小羊情假」，而志不同則名不順、道不合則身不正、情不真則言不遜，管他衣

冠楚楚出口成文，一望而知絕對是「非我族類」，不要說是猶大，但凡真正忠於教會、屬

於基督、愛護小羊的「自己人」都必要起而攻之，絕對不要「容情」和「留力」。 

 

結語、浪跡三十年，只見這兩派    
 

信主三十年，在教會圈子「事奉打滾」了七、八載，在神學院裡也「學術糾纏」了三、五

年，曾經以為基督教有許多的「門派」，譬如基要派、正統派、新正統派、保守派、福音

派、新福音派、靈恩派、自由派，甚至「不信派」等等等等，不過，最後我終於發現，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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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來來去去只有兩大派：第一派是即使拿在手裡的是「經外文獻」，都可以講出原原本本

的聖經真理來的；第二派是即使拿在手裡的是《聖經》，都可以講出一大堆毫不相干的常

識俗套甚至背道而馳的異端邪說來的。這兩大派使我們想起聖經裡一個別具深意的典故： 

 
太 2:1當希律王的時候，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。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，說：2「那生下來

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裏？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，特來拜他。」3希律王聽見了，就心裏不安；耶路

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。4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，問他們說：「基督當生在何處？」5他

們回答說：「在猶太的伯利恆。因為有先知記著，說：6猶大地的伯利恆啊，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

最小的；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裏出來，牧養我以色列民。」7當下，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來，

細問那星是甚麼時候出現的，8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，說：「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，尋到了就來

報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」9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了。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，直行到

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頭停住了。10他們看見那星，就大大地歡喜；11進了房子，看見小孩子和他母

親馬利亞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開寶盒，拿黃金、乳香、沒藥為禮物獻給他。12博士因為在夢中被

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，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。 

 

我們實在不知道這幾個「東方博士」讀了甚麼「經」，而竟可以千里迢迢地找到耶路撒冷

來，這裡與主耶穌基督的誕生地伯利恆城只有咫尺之遙，只差少少。我們卻知道那些「祭

司文士」所讀的一定是《聖經》，不過，他們雖然本來近在咫尺，還曉引經據典，卻沒有

一個跟隨幾位「博士」到伯利恆去朝拜主耶穌。──很「有趣」嗎？基於這個典故，大而

化之，我就稱上述提及的第一派為「東方博士派」，第二派為「祭司文士派」。 

 

單單在這個禮拜裡，我又再一次有相類似的感觸。為了編寫主題頁《棄暗投明》，我要痛

苦地讀完那本《失落的秘符》兩次之多，看到的是一個所謂「基督教國家」裡卻幾乎沒有

一樣東西是基督教的，更看到許多所謂「牧師」和「學者」都十足那些眼盲心瞎的「祭司

文士」；但是去看電影《孔子》，撇去那些「無中生有」的情節，看到的卻是許許多多基

督信仰的影子，隱隱覺得孔子好像就是一位「東方博士」，只差少少就可到基督那裡。 

 

當然，今天已經不是「孔子時代」，白紙黑字的新舊約聖經已在，我們絕對不能架空聖經

而空談「現在」信守儒家不信耶穌是否也能得救等問題。我只是說，一個真真正正相信聖

經權威的人，他心裡必定有聖經，他整個人都會被聖經所「融化」。因此，他讀的或講的

即使是「教外文獻」，他都必會依聖經真理將它們「過濾」和「升華」，以切合和不偏離

他的基督信仰，必要時更不惜忍痛割愛，放下那些文獻。 

 

總結本系列的信息：使徒見證傳述的基督福音是我們不能忘的「前事」，背叛不信招致滅

亡的慘痛教訓也是我們不能忘的「前事」，兩者一正一反，都是《猶大書》的核心主題。

而聖經之所以如此重要和必需，是因為它正就是這些「前事」的最權威記載。好好讀經為

的就是「前事不忘」，因為這是保守我們的心不偏不倚，並能互相守望直到主來的最大要

訣。最後，請大家務必記住，我們要「守」的，要永遠牢記於心的，是猶大所說的兩種「前

事」，而不是法利賽人式、空洞無物的、只能用來嚇人的「正統主義」。背對一張「聖經

經卷名單」是不會得救的，「不忘前事」才是真正關鍵的。在「不忘前事」這個大前提底

下，我也堅持「聖經無誤論」，但那是實實在在的信仰必需，而不是吃飽飯無事做的學術

爭論，更不是自命正統用來嚇人的「尚方寶劍」。堅持「正統」是為「愛主愛人」，而不

是「為正統而正統」。偏離了這原則，本身已經是異端，包裝成甚麼「派」都是異端！ 


